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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谐之声
———解读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

＊

郭 娜

(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，山西 太原 030051)

摘 要: 挪威作家西格丽德·温塞特的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中，女性不再是传统父权文化中男性的附庸、家庭的奴

隶，作者在作品中从三个方面呈现了双性和谐的理想态势: 其一，以男性为客体，男性气质不再是父权文化下的“硬汉形

象”，而是从女性视角去刻画; 其二，追求爱情和谐，在爱情中淡化女性贞洁观念，认为两性真诚相爱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，

能冲破重重障碍，并获得圆满的结局; 其三，追求生活和谐，打破父权文化的禁锢，使男性可以在生活中依附于女性，将二

者置于平等的位置，既能各司其职，又不互相干涉。双性和谐是两性解放的最终目的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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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Sound of Harmony
———Interpreting Kristin Lavransdatter

GUO Na
(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，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，Taiyuan 030051，China)

Abstract : In Norw egian w riter Sigrid Undset＇s novel Kristin Lavransdatter，the female is no longer the
vassal of the male and the slaves of family in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ulture，and therefore he show s an i-
deal situation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 een men and women from three aspects in the novel: First，he
takes the male as the object，and masculinity is no longer the `̀tough guy image＇＇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，but
he depicts it from the female perspective． Second，he pursues harmonious love，diluting the concept of fe-
male chastity in love，thinking that sincere love is supreme betw een the sexes，and can break through any
barrier，and get a happy ending ． Third，he pursues a harmonious life，breaking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pa-
triarchal culture，and thinks that men can live attached to female，and that male and female are in an e-
qual position，so that they carry out their duties w ithout interfering w ith each other． Harmonious relation-
ship betw een men and w ome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sexual liberation，and it is the ideal realm of human
society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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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绪 论

“男尊女卑”不只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

里，在西方亦是如此。根据在西方影响深远的《圣

经》中讲述的夏娃与亚当的故事可知，夏娃是上帝

耶和华用亚当身体里的一根肋骨创造出来的。亚当

*收稿日期: 2013-11-16
作者简介: 郭 娜( 1981 － ) ，女，讲师，硕士，从事专业: 英语语言文学。



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。
因为女人是由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肋骨而创造的，这

就注定了在古人意识里女人没有独立的人格，必须

依附于男人，受男人管辖。很长时期以来，生活在

父权文化社会里的女性的处境一直很尴尬，处于被

轻视、甚至被鄙夷的位置。譬如，柏拉图认为，女

人是在世上作恶多端或胆小怕事的男人退化而来

的。［1］8卢梭宣称妇女永远不应该认为自己是独立

的，她必须在恐惧心理的支配下发挥其天生狡猾的

才能，她必须变成一个风骚的奴隶。［2］31亚里士多德

则直截了当、毫不避讳地表示:“男人天生高贵，女

人天生低贱; 男人统治，女人被统治; 男人是主动

的，他很活跃，在政治商业和文化中有创造性。男

性在塑造社会和世界。在另一方面，女人是被动

的。她天性就是呆在家中的，她是等待着活跃的男

性原则塑造的物质。当然在任何尺度上，活跃的成

分总是地位更高、更神圣。”［1］8 19 世纪末 20 世纪

初，挪威正处于父权文化社会，男性是社会中心和

主宰，象征着绝对权威，女人必须依附、崇拜和服

从于男人。因此，当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要么是完

全听任男人摆布的“居家天使”形象，要么是被妖魔

化的、令人厌恶的“毒妇”、“恶女”形象。在女性的

这种尴尬社会处境下，作家西格丽德·温塞特创作

了大量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，如《马尔塔·乌丽》、
《幸福的时代》、《贞妮》、《春》等。然而，真正能体

现她内心深处和谐之声的是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

架》( 原著名称 Kristin Lavransdatter) ，作品中男女两

性及携手合作、并肩拼搏，无处不流露着作者对

“双性和谐”的殷殷期望。

2 “双性和谐”的涵义

“双性和谐”是我国女权学者在中和了西方“女

权至上”偏激理论和“双性同体”温和理论的基础

上，结合我国的实情和国人特有的“阴阳调和”思维

而提出的一个能被男女两性都易于接受的诗学概

念。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，“和谐”的解释为“配合

得适当和匀称”。我国学者在“双性和谐”的定义上

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。于君在其文章《双性和谐，影

视剧对爱情理想的不懈追求———以琼瑶的言情剧为

例》中认为，“双性和谐”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各种

经济的、文化的、哲学的关系中以及在家庭生活的方

方面面平等和谐地相处、发展。概括地说，和谐是指

一种理想的文化境界。在这种文化境界里，男性、女

性互为主体，共同支撑人类文化的大厦，构建人类文

化的完形模式。他反对以男性审美为支点的男性话

语霸权主义，也反对一切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偏激的

女子霸权主义。他承认双性的性别差异，主张双性在

保留各自性别特征的前提下发展各自的素质，丰富

自己的生命价值，实现各自的人生理想。双性和谐追

求人文环境中的本真、完善，把趋向于双性完美作为

理想。［3］239但是，他将女性价值局限在了家庭方面和

“爱情中的奉献者”形象之上。
相对而言，罗婷的观点较为客观和全面。例

如，她在其主编的《社会性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》中

提出要重塑男女合作、男女协调、男女和谐发展的

观点，认为应当承认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及各自特

点的客观存在; 但是，在作为“人”的同一性上，两

性应当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、均等的权力和机

会，要消除“男尊女卑”、“男主女从”等性别歧视意

识形态和行为规范，必须建立起一种新型、平等、
友好、合作、相互信任、相互支持、相互依赖和同

步和谐发展的伙伴关系。同时，她还认为，当“双性

和谐”作为性别文化概念时，其倡导的是“和而不

同”的双性文化理想，要在男性传统与女性中心这

两极之间广大的空地以及两性差别的地基上，建构

起平等与互助的人文花园; 作为性别诗学概念时，

倡导妇女通过“书写”来解放思想，通过包容异性特

质来激活、丰富与提升性别写作，通过“创造力”来

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“完形”。［1］345

温塞特不是女权主义者，更没有像女权主义者

那样将男性作为头号敌人，她试图通过改变性格特

征及反思自己来获得解放，而且积极追求“双性和

谐”。也正是缘于温塞特内心深处呼之欲出的和谐

之声，才使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熠熠生辉，折射

出和谐的理想之光，因为“双性和谐”才是人类社会

存在、繁衍和发展的正确道路。

3 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中的“双性和谐”

3 ． 1 以男性为客体

在父权文化世界里，男性一直扮演着以权威、
尊严、力量为标志的主体角色，而女性则居于依附

于男性的客体地位。［4］因此，在父权文化下的大部

分文学作品中，男性往往作为主体，并被塑造成为

英雄形象或硬汉形象等，以突出其强硬的男性气质

和崇高的男权地位，让世人包括女人去崇拜，甚至

膜拜。［5］85而女人一贯被视为客体，缄默、忘我、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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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、谦卑、时刻注意自我形象就是她们的标签和特

征，且男性可以对其肆意评头论足、颐指气使。
然而，温塞特并没有被这种根深蒂固的父权文

化所影响，而是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去塑造男性气

质，这也使得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中的男性一反

常规成为了客体，而女性则成为主体、看客和品评

者。例如对拉弗伦斯的塑造，作者就分别从女性、
女儿、妻子三个视角进行了描述和审视:

“他长得高大结实，肩宽，腰细。他的头不大，
但配在他的脖子上显得非常的匀称、优美; 他有漂
亮修长的身材，丰满的双颊，圆圆的下巴，恰到好
处的嘴形; 皮肤是浅色的，脸部显得精神饱满; 他
有着一双灰褐色的眼睛，还长着一头稠密、柔软、
光滑的黄头发。”［6］13

“他的父亲手上拿了一片松软的大麦面包，他
掰了几小块用手指捏成几匹马的形状，又切下几片
肉，把肉横放在这些面包捏成的马背上。再把他们
立在他的大腿上，又一一放进克丽丝丁的嘴
里。”［6］20

“他双手捧着她的头托起她的脸: ‘有件事我想
你是知道的我的女儿———我只希望对你好。我永远
不想使你伤心，除非这样能免除你以后许多伤心
事。’”［6］250

“‘我认为你是一个最好的丈夫。’她抽噎地
说，身子紧紧地靠着他。”［6］259

至此，男性之美以女性视角被呈现出来，既迎

合了将女性作为主体的审美需要，又符合父权社会

对男性的塑造要求———刚强、坚毅、结实、修长。
同时又道出了女性对男性的期望———希望找到一个

集好外貌、好父亲、好丈夫于一身的男人。从女性

视角审视男性，让男性屈居客体，虽然在一定程度

上颠覆了父权文化，但是使得“双性和谐”的理想态

势得到了完美呈现。

3 ． 2 追求爱情和谐

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，两性之间真诚的爱情

是至高无上的，它能够冲破世俗的重重障碍，并有

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因为，爱情最终将战胜世俗，希

望将永驻人间。［7］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中克丽丝

丁和埃伦的爱情便是这种真诚爱情的典范。他们第

一次见面就对彼此留下了好的印象:

“埃伦抓住克丽丝丁的小腿，帮她上了马。
———而在家里时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在扶她上马时是
否把她抱得太紧，她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尊重而万分

兴奋和得意。”［6］150

开始往往是美好的，但是过程却并非那么一帆

风顺。在后来的交往中，他们遇到了世俗的障碍。
原来埃伦和一个有夫之妇曾相好并育有两个孩子，

克丽丝丁知道后非常生气，并受尽了世人的言语，

但经过埃伦和其朋友穆南的解释后，克丽丝丁不但

原谅了埃伦，而且还拒绝了一直追求她的西蒙，并

说出了以下的言论:

“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我和西蒙生活在一起，
那么我就一辈子再也不会有幸福和快乐———即使英
格兰的所有金子，都是属于西蒙的，而他又都给了
我，我也不会觉得快乐的。我宁愿嫁给另外一个男
人，哪怕他十分穷，穷得只有一头奶牛的财产，我
也毫无怨言的。”［6］239

“我宁愿与他睡地铺、盖稻草被，也不愿去与
别人合睡铜床，盖织锦缎的被子。”［6］239

“如果嫁不成这个男人，那么就请再把我送回
修道院去吧，永远也别再接我回家……”［6］239

虽然克丽丝丁在嫁给埃伦时已经不是处子之

身，而且还与有婚约的西蒙有了身孕，但埃伦对她

的爱依然坚定:

“克丽丝丁，我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诚信向你发
誓: 如果我不是至死忠于你，那么上帝将在我临终
前抛弃我……”［6］182

他们不顾一切地走到一起，并心系彼此。埃伦

做错了事，克丽丝丁总是会原谅他，还不许别人对

他有半点否认、半句评论。即便是埃伦因叛乱入

狱，克丽丝丁也不离不弃、真心诚意地为他奔走求

援。同时，在狱中的埃伦也一心想念着克丽丝丁，

甚至超过想念他的儿子、土地、财产和名誉。他们

的爱情因为敢于抛开世俗杂念，懂得相互尊重、珍

惜和扶持而得以和谐和永恒。

3 ． 3 追求生活和谐

如果说克丽丝丁和埃伦的爱情是一种源于天性

的吸引，那么两个人的生活和谐则在于互相尊重各

自性别的差异。
3． 3． 1 淡化贞洁观念

“贞洁”是父权社会男性崇拜女性和评论女性

的重要价值尺度，男人认为女人就应该天生纯洁，

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，否则就是堕落、放荡的女

性，为世人所不齿。男权社会的性别等级观念、性

别角色分工及基督教文化的贞洁观念对女性的肉体

摧残和精神毒害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最根本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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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。［8］但在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中，克丽丝丁嫁

给埃伦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处子之身，并且怀有身

孕，埃伦却依然深爱着她，去接纳她，正是埃伦这

种淡化贞洁的观念为他们的生活和谐奠定了基础，

埋下了伏笔。而且，在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中，

除了克丽丝丁，其他几位女性也失去了贞洁，也都

获得了幸福。如拉根菲丽虽然曾经被一个醉汉玷污

过，但她却嫁给了约伦戈尔德庄园德高望重、声名

远播、年龄比自己小的拉弗伦斯，成为了令人羡慕

的庄园女主人，并且和拉弗伦斯相互扶持、相亲相

爱，过着平等、友好、幸福的生活; 同样，克丽丝丁

的儿媳雅菲丽德在和高特结婚前也失了身，且未婚

先孕，但高特对此置若罔闻，婚后对她亦敬重有

加。温塞特就是要通过这些事例告诉读者，贞洁观

念并没有男权文化里所说的那么神圣，失贞的女性

同样有权利且可以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，拥有美满

的婚姻，过上和谐的生活。
3． 3． 2 追求两性平等

父权文化讲求“男耕女织”和“男主外、女主

内”，但在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中，克丽丝丁和

埃伦的婚后生活却并非如此。他们相互平等、相互

尊重、相互扶持，能者多劳，各得其所。由于克丽

丝丁的父母是管理庄园的能手，故管理庄园对耳濡

目染的她而言是件轻易而举的事，因此他们到达胡

萨比庄园后，克丽丝丁做着管理和修复庄园的工

作，而且庄园在其打理下井井有条，呈现出了生机

勃勃的景象。埃伦则擅长政务，喜欢舞枪弄剑、骑

马打猎、四处漫游，虽然出狱后财产尽失，只能依

靠克丽丝丁的财产过活，但他却乐于让克丽丝丁安

排自己的生活及处理自己的事情。克丽丝丁曾如此

描述埃伦:

“埃伦……什么正经事也不做，只是时而带了
某一个儿子去游荡，不然就是带上几个儿子去打
猎。兴致来时，他偶尔也会帮仆人干些活，比如漆
一漆船只。或者他也会勉强坐在院子里，训练一匹
幼马，但是这个工作，他却从来没有干出过成绩，
因为他实在太性急了。”［6］872

在父权制文化中，女性必须依附男性。正如波

伏娃所言，她们始终依附男人，男女两性从未平等

地分享过世界。［9］16克丽丝丁没有依附男性、顺从男

性，埃伦有错时，她敢于责备，埃伦也虚心接受，

并没有以男权主义自居。相反，埃伦在出狱后由于

财产被剥夺，还要依靠克丽丝丁约伦戈德庄园里的

财产生活。由此可见，克丽丝丁和埃伦都摆脱了父

权文化“男主女从”和“贞洁”观念的束缚，各自有

着私人空间和感情经历，在生活中也各司其职、各

尽所能，既互不干涉，又相互扶持，从而使两性处

于平等的位置，既收获了幸福又实现了和谐。

4 结 论

和谐之声悦耳，和谐之文爽目。温塞特创造性

地将“双性和谐”贯穿于《新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之

中，使得该作品充满了悦耳的和谐之声，以至于成

为传世经典。她以女性特有的笔触和宽容、理解的

态度来徒寻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，将女性内心深

处最真切的呼唤娓娓道来: 渴望是你近旁的一株木

棉，必须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，绝不是攀援

的凌霄花，只是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或者依附。正

如李凤兰所言，只有双性和谐，才能完成人类彻底

解放的崇高使命，才能实现人类的理想境界。否则

男性就会因背负无限的重担，承担过多的历史与现

实的责任，充当过多的社会角色，而呈现出不同于

女性存在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沉重，给男性的生存

图景涂上痛苦的色彩。［10］这也正是温塞特通过《新

娘·主人·十字架》所传达“和谐之声”的意义所

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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